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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音中国化是常谈常新的话题，常谈是因为其

还有颇多模糊未明之处，常新即来自于中国化的定

义、中国化的时间节点、中国化的内涵等等。这些争

论，正是观音研究的迷人之处。

学者们根据自身的立场以及学科专长，对观音

中国化的定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，有“民间说”“身世

说”“道教说”。李世伟认为“观音信仰的‘中国化’，

必须更扣紧‘民间化’”[1](P8)。李利安总结出：中国道

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，促使了“民间观音”

信仰的形成，信仰形态主要表现在观音身世、所处境

界、在神团中的地位、心境和神通方面[2]，道出了道教

与民间信仰同观音的纠葛。于君方建议道，中国

“女性观音的出现，也必须在其他新兴女神信仰的

脉络中进行研究”；同时，她也提到，明清时期的许

多宝卷佛道混合在民间宗教意识中，“要说有什么区

别的话，道教的玉皇大帝居众神之首”[3](P430、489)。孙昌

武提到：“早在六朝后期，观音已经开始被‘道教化’

了。”[4](P296)萧登福指出：“明代而后，观音便成为佛、道

共祀的热门神祇之一。”[5](P233)从上述各家说法不难发

现，道教似乎是观音中国化绕不开的存在。但对于

道教如何参与、渗入观音中国化，则不甚明朗。基于

此，本文仅从图像入手，探讨中土道教如何参与和渗

入汉传观音中国化的进程。

判断观音图像是否中国化，应从两个标准来衡

量：一是是否出现了中土的事物，对于图像而言，则

是是否出现了中土相关元素；二是图像中的观音，是

否被纳入本土宗教体系，这取决于观音是否依然归

属于她的“原籍”——佛教。即观音被纳入本土宗教

体系才可称作为中国化。上述两个标准是表与里的

关系，不可分割，观音图像中出现中土事物，背后必

然隐含着中土意蕴；既然观音被纳入中土宗教体系，

图像上必然会有所表现。而符合上述标准的观音图

像，始于宋代。①

自佛教于两汉之际入华以来，观音信仰也随之

传播，并逐渐中国化。北宋以前，虽然观音图像也身

着汉唐之褒衣博带，露出“菩萨如宫娃”之面貌，但其

本质上仍属印度佛教领域之观音，因为其无论是教

义(法华、华严)的体现上还是内涵的宣扬上(救苦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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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或往生净土)，皆是以印土佛教为旨归，其中国化

仍是浮于表象，更进一步说，此时期的观音信仰并无

“中国化”之主动意识，更多是种惯性，例如将佛观音

的面貌替换为中土人，服饰换成中土服装，多是表面

形式的变化。简单来说，此种中国化更多是无意识

的，而非刻意。

但是，宋代以来，观音图像出现了转折。只是，

这种转折是极其微妙的，并不是以明显的、易察觉的

方式体现。对于此，学界也从多方面来挖掘，基本认

同宋代观音信仰基本完成中国化，例如刘田田指出

《请观音经》至宋代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化的过

程[6]。但是，图像领域的研究仍然欠缺，因此，本文以

图像为基本材料，对宋代“新天命”观念的出现作用

于观音图像的影响进行考察。

一、北宋“新天命”与玉皇信仰的兴起

“天”在中国大多数时候不是单纯的“自然天”，

其往往“别有深意”②。对于道教来说，汉末《太平经》

完成了对“天”的神化③。宋代以来，所谓“天命”观，

亦开始分化为不同层次。[7](P15)根据劳思光先生的分

类，中国古代之“天”，可以分为如下几类：

以古代中国而论，最早是将“天”一词用于

两个各不相涉的意义，其一是冯氏(指冯友兰，笔

者注)所谓“与地相对之天”，其二是最高主宰或

“人格天”。其后则有“形上天”表超经验之某种

规律，又有表命运或必然性之“天”；这两种意义

渐渐取代“人格天”。[8](P388)

由此可见，“天”在中国一般指自然天、人格天、理性

天三种。其中，作为“人格神”的天，是本文重点讨论

的对象。

宋真宗在位期间，因受“夷狄唯知畏天”说法的

影响，为了震慑契丹、宣示臣民 [9](P317-321)，亲自导演了

“天书降临”“泰山封禅”等一系列事件，推崇“玉皇大

帝”，这些事件，在今人甚至当时人看来，当然无不荒

谬。不过，正是因为真宗“神道设教”之努力，反复宣

示，才实现“意图将上天的权威与王朝的政治统治、

礼仪秩序整合为一体”的心愿 [10] (P324)。当然，真宗以

后，随着儒学复兴运动兴起，类似的“人格天”相关影

响，被学者们努力消解，虽然宋代以后，玉皇大帝并

没有再次进入国家祀典之中[11]，但是，大中祥符年的

一系列事件，所树立起来的人格天——玉皇大帝，和

当时迎祀玉皇圣像、建立宫观④、祭祀玉皇等事件，对

后世影响深远⑤。以致至今的民众心中，玉皇的地位

甚至超过三清，而且，民众经常将玉皇与皇家祭祀的

昊天上帝混淆⑥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也证明了玉皇在

民众心中的至高地位。

宋皇帝以玉皇为众神之首，实际上是将封建体

系应用到神灵体系中，玉皇代表了人间帝王，而其他

的佛道神祇，均是玉皇为首的神灵体系中的一员，简

言之，无论是何方神圣，他们皆归属玉皇大帝管辖。

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观音菩萨，这是中国独特的观音

信仰体系的开始。

虽然宋学兴起，将传统意义上董仲舒的人格

“天”转变为自然天，本文无意讨论宋学“天”之学说

的具体含义和发展历程，以下仅就和本章节相关的

一些论点进行讨论。

“此以‘玉皇’与‘天命’为核心的天书神话与运

作，表面上虽在 1022年随着宋仁宗以天书殉葬于真

宗所葬的永定陵而终止⑦，但对于玉皇作为万神之神

的新天帝神格建构，以及相应的崇拜与祭祀，却产生

了永久的效果。”[12](P58)诚如陈建宪所指出：“从宋代到

近现代是玉皇文化的繁盛期。玉皇大帝登上至上神

的宝座后，其他一切神灵，无论是原始宗教、道教、佛

教还是民间宗教中的神灵，也无论是天神、地祗，还

是人鬼，统统以玉皇大帝为核心重新排队，组织成一

个与中国封建制度结构相仿的新神系。”[13](P1-6)

北宋哲宗时代的孙升撰写的《孙公谈圃》记载了

一则趣事：

李撰、徐禧为同人时……禧，洪州人，家住

许真君观后。是时，京师盛传老人有奇术。西

驸马店火，先一日，往店后孙染家，怀中出一

·· 102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

2023.5 宗 教
RELIGION

木，略如鱼状，曰：“此行雨龙也。我于玉皇大

帝处借来。”取水一椀，以木鱼尽洒屋壁，怀之而

去。是夜，火，孙氏宅惟焚一厕，乃木洒水不至

处也。[14](P110-111)

店里失火，宋人向“玉皇大帝”处借灭火的法器，可见

玉帝在宋人心中的地位，不仅高高在上，更是可以帮

助凡人、无所不能的神祇。可以推断出，玉帝信仰同

样普及于民众中。

宋徽宗崇道更甚。林灵素向宋徽宗进言：“释教

害道，今虽不可灭，合与改正，将佛刹改为宫观。释

迦改为天尊，菩萨改为大士，罗汉改尊者，和尚为德

士，皆留发顶冠执简。”[15](P408a)以至于徽宗下诏将佛教

神祇归属在道教神系中，改佛为大觉金仙，菩萨为仙

人、大士：

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，诏改佛号大觉金仙，

余为仙人、大士。僧称德士，行者称德童，而冠

服之，但道冠有徽，德冠无徽。又以寺为宫，院

为观。寻改女冠为女道，尼为女德。明年，诏复

旧。乙卯，月犯填。[16](P966-967)

时人也唱到：“因被吾皇手诏。把天下、寺来改

了。大觉金仙也不小。”[17](P1353)

及至元代，依然有人将世尊称为“大觉金仙”，可

见佛教神祇道教化的深入和延续性。例如，元代《青

原志略》收录道士周泰然的诗歌：“朱陵凝翠总传心，

缝掖黄冠缁布襟。笑此野人三不是，常歌一曲水龙

吟。大觉金仙即世尊，从来水火造乾坤。莫将皮袋

争朝暮，流水桃花自有源。”[18]

综上所述，宋代因“天命”观发生了转折，统治者

多推崇道教，抬高玉皇大帝的地位，甚至将佛教的

佛、菩萨归类于道教玉皇大帝的门下，称为道教队伍

的神祇，诚如松元浩一所指出的“以玉皇大帝为中心

的全国性神谱系统在宋代已经成形，这不仅包含儒

教中与国家祭祀相关的神明、还包括了佛教的佛、菩

萨，以及道教和民俗宗教(popular religion)的各种神

明”[19] (P103-104)。总之，玉皇大帝经宋皇帝的推崇与宣

扬，成为了凌驾于佛道二教之上的领袖，亦可以说是

“玉皇大帝”整合了佛道二教，民间信仰至今依然在

此影响之下。这些同样波及观音图像。

二、玉皇信仰体系下的观音图像

(一)作为玉皇下属的观音

在研究图像之前，一个突出的现象将引出我们

本节的讨论。北宋善书《玉历宝钞》⑧这样记载：

是时彩霞遍地，观世音菩萨下降；大帝率同

十王，出殿恭立丹墀，稽首顶礼。菩萨现出焦面

鬼王，丈六金身，庄严法相，谕曰：“玉皇大帝及

十王诸神所奏，为奉地藏王菩萨大悲愿旨，加恩

颁发《玉历》，使世间男妇曾犯恶性者，知过能忏

悔，不再犯。”⑨

《玉历宝钞》(全称《玉帝慈恩纂载通行世间男妇改悔

前非准赎罪恶玉历》)是现存较早的劝善书，虽然成

书于北宋时期，但其广为人知，恐怕要在明中叶以

后。 [20](P94)无论其流传广泛与否，都侧面反映了至少

在北宋，就有了观音是玉皇大帝下属的说法，《玉历

宝钞》中，观音下降，地狱十王出来迎接，当然，除了

迎接观音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迎接玉皇大帝的旨意，即

颁发《玉历》一书，让人们认同与宣讲。《玉历宝钞》中

的观音，是从天而降，俨然神仙，事实上，在北宋的语

境中，观音也确实具有道教神仙这一身份。《玉历宝

钞》虽只是善书而非经典，但不妨碍其在民间信众中

的地位，至今的民间庙宇中，仍常见到以《玉历宝钞》

为主旨的壁画，占据重要位置。[21]

宋本《玉历宝钞》现已不存，我们无法得知原本

是否有插图，或是相关的图像。虽然清代至现当代

的《玉历宝钞》版本，皆有插图，扉页即有观音图像

(下页图 1、下页图 2)，表现为观音立于地狱门口，地

狱神祇跪拜观音，迎接玉皇大帝之“圣谕”，观音身边

胁侍有举幡的龙女和胁侍的善财。即使现存此种图

像年代较晚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窥见其中的道教元素：

观音在该书中是道教神祇自不待言，其道教神祇身

份的体现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图像学特征，即善财龙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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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旁胁侍。

(二)善财龙女胁侍观音

善财龙女图像若分开来看，本属于佛教，分别可

以在《华严经》和《法华经》中找到出处，最早将两者

一起讨论的，当属唐代的李通玄：“经云：以小方便疾

得菩提，如善财龙女等。”[22](P732)李通玄以《华严经》的

善财、《法华经》的龙女，阐释速证菩提的理论，这还

是在佛教范畴内讨论。随后宋代的高僧，也常将善

财和龙女一起讨论，如源清述：《法华龙女成佛权实

义》第一：“又以离明表成正觉者。如善财及龙

女。”[23] (P700)又，《宗镜录》第十九曰：“是以善财龙女。

皆是凡夫一生亲证。三乘权教信不及人。称为示

现。如玄义格云。人谓善财龙女。是法身菩萨。化

为幻技。一时悦凡人。令自强不息耳。”[24](P521)佛门人

士的论述，皆是围绕善财龙女二者来讨论，仅限于佛

教经义的阐释，未论及其它。但问题在于两者同时

出现的时候，还胁侍观音，简言之，即观音、善财、龙

女三者同时出现，这是断然无佛教经典依据的。

从图像上来看，目前笔者管见所及，最早的善财

龙女胁侍观音之图像见于北宋陕西子长县钟山石

窟。钟山石窟对于北宋宗教相关研究意义重大，“为

构建整个北宋中晚期和金代早期石窟造像艺术体系

提供了可能”[25]。钟山石窟现存最早纪年造像为北

宋英宗治平四年(1067)[26]。如图 3所示，观音呈游戏

坐，身边胁侍善财与龙女，善财双手合十礼拜观音，

龙女手捧宝珠侧立在旁，从白描图当中可以看出，观

音身边还有鹦鹉和杨柳净瓶。林锺妏也注意到了善

图3 钟山石窟白描图
（参见：林锺妏 .陕北石窟与北宋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表现

[D].台北：台湾大学，2006）

图1 《玉历宝钞》插图
（参见：玉历宝钞[M].台南：和裕出版社，2003，P23）

图2 《玉历因果图说》插图
（参见：翁连溪，李洪波，乌日切夫 .中国佛教版画全集补

编(第18册)[M].北京：中国书店出版社，2017，P2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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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与龙女胁侍观音的不合理之处——龙女和观音似

无直接关联，她推测龙女胁侍观音源自于后世的民

间文学，但是，林女士举例的材料则是 16世纪的文

本[27](P45-46)，和钟山石窟开凿的时间相去甚远，证据链

存疑。关于龙女胁侍观音不合理的问题，已有相关

的讨论[28]，兹不赘述。仅就善财、龙女为何组合成为

观音之胁侍，做进一步探讨。

既然此种组合不符合佛教经典，又仅出现在中

国，必然要结合中土之背景来探究。善财、龙女，表

面上符合道教之“阴阳”，一男一女胁侍观音，恰是阴

阳相符。但这终究是问题的表面，问题在于，这对

“阴阳”童子，如何合理化为观音之胁侍。上文提及

的《玉历宝钞》似乎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《玉历宝钞》

中，观音为玉帝下属，也就是说，观音是道教神祇，既

然是道教神祇，理应按照道教思路去考察此类图

像。事实上，将童男童女作为神祇胁侍，是道教一直

以来的传统，早在道教的雏形期，周秦两汉的方士时

期就已出现⑩，时间远远早于佛教以童男童女胁侍观

音的做法。

在道教经典中，童男童女的记载俯拾皆是，他们

往往成对出现，被称为“玉童玉女”“仙童玉女”“金童

玉女”等，这些童男童女同样是神祇，只是位阶较

低。他们的职能多样，大约有传言、侍香、散香、护卫

经书和符箓，服侍和营卫修道之士。不难看出，童

男童女所作之事，类同于人间的侍者。

如六朝经典《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变经》记载：

令童男捣药，童女侍香。[29](P561b)

六朝时期上清派经典《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》

提到：

合真之人，七百年内听得三传。飞歩盟誓，

用锦帛三十尺，亦可青布准之，金鱼、玉龙各一

枚，给玉童玉女各七人。飞行羽经，青色之缯三

十二尺，黄金二两，以代剪髪之盟。白羽黒翮，

五色之锦各九十尺，给玉童玉女各二十四人。

七星移度，青纹三十二尺，绛缯七十尺，凤文之

罗九十尺，金钮一双，给玉童玉女各七十

人。[30](P429a)

受持科律，将会被授予玉童玉女若干。

六朝道经《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》：

右有神女，手把朱幡，左有玉童，书记帝

言[31](P536b)。

这里的童女是立于右侧持幡，童男立于左侧，作记

录员。

再如《洞真上清太微帝君步天纲飞地纪金简玉

字上经》：

有太上玉经隐书，皆盛以别笈。施行看视

时，皆烧香，左右玉童玉女侍卫在侧。[32](447b)

童男童女作为侍卫，守护经书。

BD01017(辰 17/北 8456)《洞真上清经摘抄》

(拟)：
上天禁法，不传于世，侍经玉童玉女各卌五

人，常散香于左右焉……若违慢轻泄，传非其

人，则玉童玉女记兆罪过。[33](P116)

这里的童男童女具有记人罪过之职能，和之后出现

的善恶双童有重合之处，不排除二者的相互影响。

约出于南北朝的《太上洞玄灵宝经土生神经》

(P.2383)，明确将营造玉童玉女像为修善行的功德

之一：

二者造诸形象。三世十方天尊、太上圣真

仙品、金刚力士、玉童玉女、护法神王，镌金刻

玉，铜铁木石，绣画泥瓦，随其所堪，庄严雕饰，

相好员满，使一切归依。[34](P198)

虽然此经明显受到佛教净土信仰的影响，但是，其中

的内核依然是道教，作为造像功德，“玉童玉女”必不

可少。

约宋元时期编纂的《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》：

焚符毕，法师然后歩斗变神，作昊天金阙上

帝，貌若玉皇上帝，身居金光紫雾中，左右真人，

金童玉女侍卫左右。[35](P974c)

综合上述文献可以得知：在道教中，童男童女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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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地位较高的神祇、真人等，是普遍的做法，印度佛

教无此种做法，观音以童子样貌的善财与龙女做胁

侍，应是受道教启发，诚如于君方教授所言：“我相信

这两位侍从是自唐朝以来在道教里被描绘成玉皇大

帝侍从的金童玉女的佛教翻版。”[36](P241)于教授虽没有

详细论证，但敏锐觉察到玉皇大帝与观音之关联。

以上的论证可以推断出：观音身边以善财龙女胁

侍，源头在于道教。善财龙女一起出现胁侍观音，并

无佛典依据，更不符合佛教规矩，而其合理化的依据，

在于宋代的出现了道教化观音，观音若作为玉帝管辖

下的道教神祇，身边必然要配备童男童女，那么，善财

与龙女改头换面为“金童玉女”胁侍，即合情合理。

以善财龙女胁侍观音，对后世观音形象的塑造

影响深远，几为定式。

元代谢应芳《待云庵雕观音疏》：

念彼观音夲，自寻声救苦，如是信解何妨妆

假成真。看良工刻划之奇，即菩萨化身之妙。

大檀越以七宝布施，紫竹林现五色毫光，龙女献

珠，鹦鸽听法。瞿昙老千百亿化，亦须现光明之

中。善财子五十三参，管取在皈依之列。其为

福德，难尽赞扬。[37](P584)

由上述疏文可知，待云庵的观音像为良工所雕刻，除

了观音像本身以外，还雕有龙女献珠、鹦鹉听法，善

财拜观音。虽然这里的龙女意取《法华经》，善财意

取《华严经》，但是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，这两者共

同胁侍观音无佛典依据，可以看出，在当时文人心目

中，善财龙女胁侍观音也算是佛教正统，对于观音的

道教化“浑然不觉”。

今存桂林南溪山白龙洞内，明世宗嘉靖十五年

(1536)刊摩崖，记载了当地人罗隆和妻子刘氏，出资

塑绘观音与善财、龙女的事迹：

保安信士罗隆同妻刘氏，诚塑绘白龙岩

救苦八难观音善财龙女圣像一堂，祈如心愿

之感。[38](P588)

现存云南昆明罗汉山，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二

月刻《观音阁碑》记载：

始建阁三楹，侧置云厨一宇，太守捐俸十金，

助铸观音圣像，列韦驮、龙女、善财于其间。[39]

清代平民也参与观音、善财、龙女像的塑造，李

仙在玉泉寺捐资造了善财和龙女两尊，供奉在观音

殿，想必是用作胁侍观音之用：

邑民李仙造善财、龙女二尊，于本寺大殿、

观音殿供奉。[40]

上述材料可以看出，自宋代以后，信众塑造、绘

制观音像的同时，也会在旁边加上善财和龙女胁侍

其旁，可见，观音、善财、龙女的组合，已经是被广泛

认可的图式(图4)。
在当代现存的科仪文本中，也多出可见道教化

的观音，有的身边胁侍童男童女。例如，湖南的道教

科仪文献《四府》里，记载有“天府一界观音菩

萨。”[41](P283)可见此处的观音，是道教化的观音，归属天

界。又，当代湖南蓝山县瑶族的道教科仪中，金童玉

女充当天堂路的导引小神，《男人平度阴阳据》曰：

“如遇弟子百年行庚限满，将牒文呈赴九郎功德司官

衙前案下，比对朱词、墨表、半印合同、花号，相同即

系老君、王姥圣前男官之师，不与阎罗所管，不行地

府，不入幽途，拨差金童玉女，引上天堂之(路)。”[42](P195)

另，该科仪的《请圣书乙本》载：“上坛兵(大罗殿)玉清

仙境元始天尊……北方真武玄天上帝，观音菩萨，掌

图4 (明)铜观音像板
(参见：冯贺军 .铜观音像板 [EB/OL].[2022-3-20].https://

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sculpture/228992.html.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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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封印金童玉女，四员猛将。”[43](P211)苏州《先天拔亡奏

告科仪》亦载：“正三魂，聚七魄，本相元神，速来坛下

承功脱化，交付金童金女，送入仙都。”[44](P513)

上述的科仪文本中，观音和道教界神祇融合在

一个队伍中，显然非佛教观音，科仪中的观音归属天

界管辖，有时在凶礼中，充当救度亡者的神祇，胁侍

她的童男童女，从旁协助，引导亡者升入仙都。

至此我们可以明确，宋代的“新天命”观，抬升玉

皇大帝的地位之后，观音的神格悄然变化，不再是符

合佛教菩萨道之观音，而成为了道教的“神仙”，身份

遵守着森严的等级制，上司是“玉皇大帝”，观音被收

编入道教队伍。虽然其神格的转变，在单独绘制观

音的图像上无所体现，但是，观音身边同时被善财龙

女胁侍，象征了其神格已不再属于佛教，而是转变为

道教化观音。虽然宋代以后，玉皇大帝的地位在宫

廷、正统道教中，地位不复以前，但其“权威”仍然顽

固地存在于民间信仰中，并随着《西游记》等小说的

传播日益稳固。[45]

结语

毋庸置疑的是，佛道关系是个复杂的议题，其牵

涉面甚广，年代跨度也大，想要厘清二者之“纠缠”，

绝非朝夕之事。本文选择了“宋代观音图像”这一切

口，试图从特定年代，特定题材，来管窥道教与佛教

之关系。

学界长期以来对观音中国化的界限认识模糊，

根本原因在于未拽住其“牛鼻子”，而这个关键正在

于道教——观音中国化即道教化。无论是“民间说”

还是“身世说”，皆未能认识到问题之本质，“民间说”

“身世说”均是观音道教化的结果。从图像入手，我

们直截了当地发现了观音中国化的潜藏线索——道

教元素。此道教元素并非全部如可见物象那样，附

着在图像表面，而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，等待我

们去解读。

观音自宋代“新天命”确立，玉皇地位抬高，观音

在神格上，被纳入道教系统，因此，才会出现以善财

龙女胁侍观音的现象，从本质上来讲，善财龙女非佛

教之善财龙女，他们是道教的神系之反映，于君方教

授敏感地认识到善财龙女与金童玉女之关联，但于

教授忽略了潜藏着的“天”——“玉皇”这一体系。

文末，我们以一则清代的故事收尾。《清稗类钞》

之《太后称谓》载：

光绪朝，宫廷自皇帝以次及于宫眷，均呼孝

钦后以男称，有时亦呼老祖宗，又或称之为老佛

爷，德宗则称之曰亲爸爸。至老佛爷之称，则以

孝钦时作观音大士妆，以李莲英为善财童子，莲

英之姊为龙女，用西法照一大像悬于寝殿，于是

宫人均呼孝钦为老佛爷。[46](P2182)

慈禧化观音大士妆容，而以身边的李莲英和其姐姐

为善财和龙女，可窥见时人心中，善财龙女俨然是不

可分割之关系。更直接的说，宋代以后，大多数人

已经忘记印度佛教中观音的本来面目，而是将其当

做中国神祇中的一员，和其它道教神祇一样，拥有法

力，也拥有为其“服务”的小神——善财龙女/金童玉

女，而他们，皆受玉皇大帝管辖。

注释：

①也有学者意识到了宋代观音的别样之处，于君方认为：

“观音的女性形象主要出现在宋代的事实或许可以给予我们

一点启示。”参见：于君方 .唐代以后中国的观音女性形象[G]//
伊沛霞，姚平 .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·宗教史卷 .上海：上海

古籍出版社，2016，P256。
②参见：傅佩荣 .儒道天论发微[M].台北：联经出版社，

2010，P76。
③参见：孙功进 .汉末道教的“真道”观及其展开——基于

《太平经》《老子想尔注》《周易参同契》的研究[M].成都：巴蜀

书店，2021，P80-81。
④“恭惟秘馆。式展虔祠。精意允孚。蕃厘总萃。乃眷

斋心之宇。斯为集福之庭。是宜肃按冲科。改营仙室。法淸

都之伟制。增大壮之新规。庶延飙歘之游。用介苍黔之祉。

奉元宫宜改曰明道宫。奉安玉皇大帝像。”参见：司义祖 .宋大

诏令集(卷第一百三十五)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，P47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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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“太霄玉帝，总御冠灵眞。威德耸天人。宝文瑞命符皇

运，绵远庆维新。洞开霞馆法虚晨。八景降飙轮。含生普洽

□鸿福，圣寿比仙椿。”参见：唐圭璋 .全宋词[M].北京：中华书

局，1965，P3709。
⑥参见：宁俊伟，赵懿 .关于玉皇信仰中立庙动机、堪舆

及合祀的研究——以山西民间信仰石刻资料为中心[J].世界

宗教研究，2020，(6)。该文引用山西现存的神宗熙宁九年

(1076)的《玉皇庙碑文》曰：“按道家之说，玉皇位在三清之

上。在儒者之论，即所谓耀魄宝也，在六天之神居中而最尊

者也。”

⑦“真宗上仙，王文正公曾当国，建议以‘天书本为先帝而

降，不当留在人间’。于是尽以葬于永定陵，无一字留者，文正

之识虑微密皆如此。”参见：周勋初 .东轩笔录(卷一)[G]//宋人

轶事汇编(卷一)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，P56。
⑧《玉历宝钞》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，但最晚成书应为南

宋。清代李宗敏、当代萧登福与郑灿山等持北宋说。段玉明

则认为：“《藏外道书》本或更接近宋刻原本；第二，此经或非一

次编成，天圣八年淡痴仅只完成了其核心部分，后由勿迷复作

增补，绍圣五年(1098)最后定稿，建炎四年(1130)刊印传世。”参

见：萧登福 .道佛十王地狱说[M].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，1999；
郑灿山 .六朝隋唐道教文献研究 [M].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，

2014；段玉明 .《玉历至宝钞》：究系谁家之善书?[J].宗教学研

究，2004，(2)。
⑨原文转引自萧登福校对版本。参见：萧登福 .道佛十王

地狱说[M].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，1999，P448。
⑩参见：萧登福 .道教与密宗[M].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，

1993，P129。
如“建斋之日，诸天上圣、真仙灵人、玉童玉女、三界五

帝、一切威灵，建节持幢，执符把籍，飞空歩虚，烧香散华，观听

法音……”，可见玉童玉女和其它神祇一道，位列仙班。参见：

(唐)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[G]//道藏(第 6册).北京：文物出

版社，上海：上海书店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，P100b。
同⑩，P133。
“BD01017”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编号，“辰

17”为千字文号，“北8456”为缩微胶卷号。

该文献为敦煌文献，“P.2383”为敦煌学通用代码，其中

“P”为“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”缩略，数字为

文献编号。

观音也承担有地狱救赎的智能，如宋传奇《张佛子传》

记载张佛子妻子袁氏的事迹：“景佑五年(1038)其妻袁氏染疾

卒，三日复生，云至地狱，见白衣观音谓曰：‘汝夫阴功甚多，子

孙当有兴者。’遂更生。自是袁氏常事白衣观音，精虑必有感

应，里巷人谓获阴报。袁氏更生之明年生亨，时庆四十九。亨

生三日有道士来，言子孙有文学者相继而出。庆年八十二，无

疾而终。”参见：李剑国 .宋代志怪传奇叙录[M].北京：中华书

局，2018，P148。
慈禧不止一次让身边人扮演龙女等角色：“大行皇太后

遗像又从醒同处携来，皇太后扮观音，二妃立左扮龙女，李莲

英穿锁子甲合掌立右扮韦驮王像，为诸儿两女观。灯下课寯

儿古文。”参见：温州市图书馆，张钧孙点校 .张棡日记[M].北
京：中华书局，2019，P1123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李世伟 .近代两岸观音信仰的新探索[M].台北：博扬文

化，2019.
[2]李利安 .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

佛教文化的对话[J].人文杂志，2004，(1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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